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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站成功“搬家”义县地标建筑获保全

义县老火车站的前世今生

关于这座老站的修建时间，存在着“1921
年版”“1936 年版”“1956 年版”等三个版本；
关于其修建者，也说法不一，有“张作霖版”

“英国人版”“日本人版”等多种说法。据资深
考古学家冯永谦先生考证，义县老火车站应建
于1921年，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授意，由其麾下
干将，有“民国循吏第一人”、时任奉天省财
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的王永江亲自主
持修建的。

对这座老站历史的前世今生，义县学者董
长臣说得具体而翔实。据董长臣调查，清光绪
年间，义州人潘金、高超发等人计划修建铁
路，但未能实施。民国初年，开始修筑锦朝铁
路。初由锦州至朝阳，在义县境内长 48公里，
设七里河、泥河子、义县 （在六里甸子，也有
说在前五里屯）、周家屯等4个车站，于民国十
年 （1921 年） 12 月 10 日正式通车营运。当时
站内有线路 4 条，给水塔一座，信号机两架，
站舍一栋。有站长、售票员、货运员、电报
员、检车员、保线工人、铁路警察等铁路员
工，为三等站。义县站当时年收入银币 18 万
元，支出银币 0.8万元，于 1929年改称北宁路
锦朝支线义县站，后改称义县驿。1936年，日
本侵略者为掠夺阜新煤矿资源而修筑新义线，
起于黑山新立屯，经由阜新、清河门、直达义
县站与锦承线接轨，在义县境内长 34.4 公
里。 新义线修通后，使义县驿成为中转站，
客货运输繁忙。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10
月，将义县车站从六里甸子迁至南关现址。
1940年，每日由锦州经义县到叶柏寿和由锦州
经义县至赤峰各对开客车一对，由锦州经义县
至沈北对开客车一对，货物用专车运送，每日
次数不定，运走了中国的矿产品、农副产品、
运来了洋货。1947 年秋以后，由于战争原因，
锦朝、锦赤、锦承各线路运输中断，到新中国
建立后，才先后恢复了通车。

义县学者孟祥水回忆说，在民国二十年出
版的《义县志》前卷的图谱中可以看到，当时
的义县车站屋顶设计成三个人字形尖顶，在尖
顶下部与房屋外墙相接处，环绕房屋一周安装
雨搭供旅客遮风避雨，可见当时的设计真是细
致入微。这种风格的建筑在锦承线上的周家
屯、上园、南岭站还可见到，保存至今已是相
当不易，可惜的是，义县站建站之初的老站房
没有保存到现在。

“义县回转线”与世人说再见

随着义县老火车站的迁移，与之相伴的
“义县回转线”也到了该与世人说再见的时刻
了。义县回转线，俗称“灯泡线”，全长 2409
米，在实际行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朝阳、
叶柏寿方向前来的列车，先上回转线，再进义
县站停车办客；而从阜新方向前来的列车，先
进义县站停车办客，经义县站南咽喉上回转
线，转一圈后，开往阜新方向。

义县学者孟祥水表示，1956年，为优化京
沈第二通道，新京承铁路开工，锦承铁路也在
原有的锦古铁路 （锦州至古北口） 的基础上扩
能。义县是此时辽西地区最大的县，义县站也
是锦承线上最大的中间站之一，为增强阜新至
叶柏寿方向列车的通车能力，当时的锦州铁路
局为义县站修建了灯泡型的回转线。这样，阜
新至朝阳方向经过义县的列车，可以经由回转
线调向，省去换挂的过程。

从2016年起，锦承线薛家至义县段扩能的
改造工程步伐加快。由于原线路质量差、标准
低、通过能力差，线路在义县附近采取垫高路
基、立体交叉的方式。改造后的新义县站站房
在老义县站南侧 500米，在北侧桃园村建设三
角联络线，在锦承线上设义县西站，2018年 8
月18日，义县西站启用，“回转线”被废弃。

曾是《大决战》外景拍摄地

值得一提的是，义县老火车站曾作为一些
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据说，《小兵张嘎》 的主
演者安吉斯曾在此地拍过电影，特别是《大决

战》之《辽沈战役》，曾在这里取过景。
提辽沈战役，就不得不提解放战争期间牺

牲在义县的朱瑞将军。朱瑞 （1905-1948），学
名朱敦仲，字剑侠，江苏宿迁县人，解放战争
期间，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
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
奠基人。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
战军主力迅速向北宁线奔袭，朱瑞指挥炮兵纵
队参加攻克锦州以北国民党军的坚固据点义县
县城的战斗。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曾有“欲
保东北，必守锦州；欲保锦州，必守义县”的
说法。10 月 1 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
朱瑞下令，各种口径的火炮开火，不到六个小
时，就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经营多年的工事，将
敌义县守军全歼，活捉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
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在攻取义县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第一次
使用了缴获的美国榴弹炮，为了了解这种火炮
的性能，战斗尚未结束，朱瑞就不顾风险从指
挥所出来视察，途中不幸触雷，壮烈牺牲，时
年43岁，他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的将领。朱瑞将军的塑像一度立于义县火车站
前，供人瞻仰凭吊。

在激烈的义县之战中，国民党军动用大
炮、飞机对义县城狂轰滥炸，作为交通枢纽的
义县火车站一带是重点攻击之地，但火车站居
然完好无损。连距火车站不远的大佛寺 （今义
县奉国寺） 都挨了三颗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
到辽代大佛旁，幸运的是，这三颗炸弹都突然
哑火，没有爆炸，大佛寺逃过一劫，至今仍被
义县人传为奇谈。

义县老站“拆与留”的激烈争论

围绕这座近百年老站的“拆与留”，正反
两方面的声音壁垒分明。有人在“义县贴吧”
里留言：拆就拆了吧，这种年限的站多如牛
毛，荒废着看着更糟心。有些事不要太矫情，
一个火车站又不是故宫！还有人这样说：这并
不是文物 （义县老火车站目前是“无保单
位”），也没有什么保留价值。如果不拆，留
在那儿干嘛？再去别的地方盖新的？

较之上述“主拆声音”，更多的人则主张
保留义县老站，认为那是义县历史中不可或缺
的人文财富。就“义县老火车站可能拆迁一
事”谈自己想法，义县书画家关长江的态度很
明确：“我不同意拆迁！”。关长江认为，一个
人无论走多远，最初的纯真记忆总会停驻在出
行的地方，停在亲朋挥别的车站口，有车站的
地方，就有回忆。义县老站虽已过时破旧，却
是光阴的见证，凝聚着几代义县人的岁月情
感，怎可从记忆中随意抹去？

义县学者董长臣赞同关长江的观点，他也
认为应该保留这座火车站，因为那是不能忘怀
的历史往事！“历史不可复制，遗迹也不可复
制，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遮蔽大局，要长远看
问题，给后代保留点真实的历史，比任何宣传
强百倍，也最具说服力。义县老火车站是日伪
侵华掠夺阜新煤炭资源去往锦西出海口的铁

证，是东北近代历史中难得的负面教材，是教
育下一代的活教本，政治教义大于经济价
值！”董长臣说。

另一位年近八旬的义县学者邵恩库表示，
以前，像义县火车站这样的老站在辽宁省内有
多处，后来，海城站拆了、汤岗子站拆了，北
票金岭寺的老站前些年也拆了……文物不可再
生，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原貌，希望在拆迁老
车站这一问题上，义县方面能三思而后行，要
理智面对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难题，并正
确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

不仅义县人热议这座家乡火车站的未来命
运，省内其他地区对此也予以高度关注。沈阳
市文保志愿者队长陈赫希望有关方面重视来自
基层的声音，征求社会意见后再进行规划建
设，因为近百年的火车站，即便放眼全国，也
为数不多了。

一篇网上热传、题为“义县火车站，怎么
拯救你的未来？”的博文写得情透纸背，内容
如下：时代在发展，但不应忘记历史,建设和
规划更应该考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的
保护。义县本就是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旅
游资源贫乏，除去几处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
迹，复建中的北城门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完
工。义县老火车站完全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
点和特色展览项目,它既是古城的地标性建
筑，更是教育和警示后人的史证。仅以所拍摄
的图片呼吁：保留义县老火车站建筑，保护遗
存的历史文化，不要再让古城留下遗憾！更不
应让先辈流血解放的古城再流泪！

还有网友指出，目前国内的火车站多为大
体量的、整体雷同的外形设计，几乎看不出区
别，很难展现所在城市的地域特色，为何不能
保存一些具有时代感的老火车站，使其成为一
座城市的历史标志，成为其地标性的存在呢？
为何在火车站的形象设计上，非要风格一统以
致千篇一律呢？在国外，具有历史美感的老火
车站大量存在，如建于1846年，地处英国爱丁
堡的威弗利火车站；建于1852年，地处英国伦
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建于1914年，地处芬兰
赫尔辛基的中央火车站等。即便在国内，也存
在一些设计别致、充满灵魂的老站，如建于
1928年，由中国著名建筑师林徽因女士和梁思
成先生设计的吉林西站；建于 1898 年的旅顺
站，站内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欧式站台；建于
1899 年的青岛站、建于 1909 年的地处云南省
蒙自县的碧色寨站，均为德国文艺复兴风格的
作品；而建于1901年，地处黑龙江省海林市的
横道河子站，展现的是俄罗斯的建筑艺术传统
……与上述火车站类似，义县老火车站的建筑
特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日式风格，具有与众
不同的建筑体验与历史内涵。

有专家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若
保住这座火车站，新建的铁路干道会形成一个
L形的拐弯路线，视觉上不好看，那么，可否
将火车站做成一个“交通的环岛”，从火车的
南北方向，共同往西走，把火车站变成一个

“交通岛”？这样一来，火车站可以保留下来，
继续发挥它的现实效用，同时，这座近百年的
老站还能作为义县的一个老记忆，作为义县的

一个标志性建筑，将来有望做成一个铁路火车
站的历史公园，或者作为一个城市的展馆，或
者未来拍影视，搞一个小影视基地等等，为其
未来的文产开发留下多种选择。

济南老站“拆而复建”的前车之鉴

在义县老火车站命运未卜之际，不少网友
提醒义县有关方面：切勿重蹈济南老火车站

“拆而复建”的历史覆辙。
津浦铁路济南站 （济南老火车站），建于

1912 年，由德国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设
计，是典型的德式车站，将德式建筑的匀称、
协调、沉实的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曾是
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二战后西德出版的《远
东旅行》列为“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站”，是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类教科书上的范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追求现代化建设，济
南老火车站被当地政府下令拆除，1992年7月
1 日 8 时 5 分，济南老火车站的钟声永远停止
了。2013年，济南市政府为缓解日益增加的济
南火车站旅客集散和周边交通的压力，投资15
亿元修建济南火车站北广场，并且宣布“复
建”老火车站，但其后不到一年又宣布停建。

《人民日报》曾为此刊发评论：《评复建济南老
火车站：历史文物不能靠复制救回》。

与此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年前，贵州
的上海知青范干平在安顺紫云县力排众议，坚
决反对毁山造田，给今天的安顺带来一个四星
级旅游景区，格凸河成为紫云人民脱贫致富的
聚宝盆。

有专家指出，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包括历史
文化古迹、古建筑、民族风情、饮食、购物、
文化艺术和体育娱乐等，可归纳为人文景物、
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体育娱乐等四大类。圣
地亚哥是美国西海岸的著名旅游胜地，其中最
吸引人的是当地的一座铁道博物馆。那么，义
县老火车站为何不能改成一座别具特色的铁路
博物馆，作为来日的影视拍摄基地、旅游景
点，完整地保留下来呢？

义县百年老站成功“搬家”

2018年初，义县政府召集各部门开了一个
专题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城建局、交通
局、文物局以及人大、政协的领导。会议的核
心议题是：县里准备修一条从义县高速直接跨
过铁路，往西去的交通干道。铁路改道以后，
火车站南移，在南边新修了一个火车站，义县
往万佛堂方向去的那个方位也修了一个新的西
站。火车线路一改，原来从义县去前杨镇的道
路就封死了，往西去的道路就不便捷了，所以
县里想跨过铁路修一条路，这就涉及义县老站
的拆迁问题了。

因为这一议案是政府提出来的，很多单位
表示没有异议，也有部门提出若干建设性意
见，希望能对老站予以保护性开发。但无论是
拆是留，都差资金，修立交桥，修不起，修地
下通道，也修不起。这一铁路改造工程势在必
行，还要照顾到社会各界的反馈与舆论，但巧
妇难为无米炊，没有钱，再完美的计划也难以
落地，义县方面一时进退两难。

经过有关部门多番论证，为实现城市发展与
历史保护的双赢，义县委、县政府最终决定保留
老建筑，委托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辽宁省建设
科研院将老火车站向东移70米。老火车站主站房
为单层砖混结构，屋面为起脊木屋架，东西向长
度为26.8米，南北向宽度为25米，建筑面积约
450平方米。经过系统检测鉴定，辽宁省建设科
研院决定先对老火车站进行加固处理，之后切断
原基础，设置上、下轨道结构体系，浇筑滑移段
轨道梁和新址基础，再采用实心钢棒作为辊轴，
手动调控千斤顶实现直线移位。平移于10月16
日正式开工，历时11天完成。

未来，辽宁省建设科研院还将对平移后的
广场复建和交通组织进行规划设计。规划后的
广场占地面积5520平方米，道路采取以广场为
岛心的大环岛式交通组织形式，配套绿化工
程、亮化工程，建成后的广场将成为从高速出
口进入义县的一个标志性景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2019年10月27日，备受瞩目的义县老火车站完成最后一次平移，将老火车站向东移70米，准确到达设计位置，成功“搬家”！这一堪称义
县地标式建筑的百年老站，终获保全，留下了一段沉淀悠悠光阴的“义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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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义县老火车站外景。 资料片


